
深秋的周末，我到家中看望师镇英老人。老人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身板硬挺、声音洪亮，身穿一
件红毛衣，显得庄重、宽厚和慈祥。我能结识这位
曾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女战士，深感荣幸。因为
我早已知道，她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战
争的考验。前不久，老人在女儿陪伴下，走进电影
院观看影片《长津湖》，激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入
戏太深，对影片提出微词：“赴朝时，志愿军乘坐的
列车有上下铺，这不符合她当年赴朝时
的真实情况，志愿军坐的都是闷罐子
车，没有床，没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
老人在音乐学院附中工作的女儿

告诉我，当年，母亲在朝鲜战场上，耳
朵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震聋了，当
时没有治疗条件，左耳从此失聪，平时
说话声音很大，有些话还需要“翻
译”。老人一开口就是当过兵的人，没
等我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想知道
啥，我就回答啥。可老人还是按照自
己的意愿，从她的抗日革命家庭，那一
段段血染的风采说起，瞬间把在场的人带入70年
前的抗战烽火之中。
师镇英老人祖籍山西汾阳县，父亲出身于书香

门第，是一个开明绅士。1937年，日寇侵占了山西，
老百姓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1938
年，她的大哥和二哥一起参军，哥俩儿都上了抗日军
政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派他们回到老家开展抗日工
作，大哥和二哥都是地下党，都有公开身份作掩护。
大哥在离村三四十里地的一所学校当教师，二哥开了
一家面粉厂，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大姐是村妇救会主
任，经常给大哥、二哥传递情报，站岗放哨。
那年，二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押在大西北

的大牢里。母亲带着她去探视，在监狱里，见到二
哥遭五花大绑，绳子都快把脖子勒断了，母亲心如
刀割，哭成泪人。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二哥
被释放，出来后又继续为党工作。他们全家共7个
兄弟姐妹，一个不少都参加了革命。
15岁那年，二哥送她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叫人

民剧社，后来改名叫吕梁剧社，也就是部队文工团，
因是农村孩子，头脑简单，没听过多少革命大道理，
就有一个单纯想法，大哥、二哥都是干革命的，她也
应该跟着干革命。当时演出的节目多是连说带唱的
小歌剧《血泪仇》《白毛女》，她个儿高，有点壮，没饰
演过喜儿，光演黄世仁的娘。
在吕梁剧社呆了一年多，因为胡宗南要占领延

安，组织上集中兵力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所以就
解散了剧社，让同学们有家的回家。组织上想把她
送到公校，可她惦记母亲和弟弟就申请回家了。家
里也不太平，国民党和地主还乡团迫害老百姓，村里
的人被迫躲进了山里，她刚到家就跟着母亲躲进大
山，不幸又患了伤寒症，发高烧昏迷不醒，连母亲猝
然病逝都不知道。可怜的母亲，临死也不知道二哥
也已为革命事业牺牲了。那是1946年土改前夕，二
哥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地主还乡团疯狂报复。一

天夜里，还乡团来了几百人，把正在开会的二哥和其
他同志堵在屋里，二哥他们手里没有枪，赤手空拳，
竟被还乡团活活打死了，然后用汽油点着了尸体。
大姐和三姐去收尸的时候，看到二哥全身被白布缠
裹着惨不忍睹。大姐和三姐怕母亲接受不了就一直
瞒着，所以母亲临死也没想到二哥早已不在人世了。
大姐赶了一辆马车，跑了100里地把她接下山回家，
可家里基本没有亲人了，原本是个大家庭，可为了抗

日，一家人都出去革命了，是村里出名的“革命家
庭”。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干了三十多年的长工和
一个干娘，还有年幼的弟弟，她回家就成了弟弟唯一
的亲人。不幸的事接连发生，敌人要搞强化治安，不
断地抓人。村里想暗中保护革命家庭，但也保护不
住。有一天，有人来到家里说要带她去谈谈，她只好
跟着他们走。村长出面要带她去，说是去县城，走了
二十多里路到了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所监狱，楼上
楼下，充斥着被严刑拷打的人的哭叫声，被抓进来的
理由五花八门，先抓进看守所再说。当时她还没有
入党，只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共产党。
开始过堂了。审讯的人问：“你为什么回来？”

敌人知道家里已经没人了，她又是一个十六七岁
的姑娘，所以这么问。她回答：“父母都不在了，
弟弟没人管！”敌人接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她也害怕。虽然参加了吕梁剧社，但也没有人讲
更多的革命道理，也没有书报可学习，就是农村
孩子，小学四年级水平。敌人就反复问：“你为什
么回来？你哥哥和你姐姐是不是共产党？”她想
既然说不出来，也不能瞎说。第二次过堂，敌人
拿来一个板子，放在旁边吓唬说：“你是不是共产
党？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她平静地说：“我父母
都死了，哥哥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敌人要
打她，她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在
监狱里关了四十多天，开始第三次过堂。敌人让
她跪下，头抵着墙，敌人拿着熨斗式的铁板子，要
往她的身上砸，她还是那句话：“打死我也不知
道！”敌人没有再动刑，两天后，她被放出来了。
她们那儿有早婚的习俗，十六七岁就结婚了，邻

居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说不能结婚啊，家里没有
吃的，她用牲畜饲料和村里人换点豆子，和弟弟忍饥
挨饿，勉强度日。坚持了有一年多，无论多苦，她认
定还是要参加八路军。她听说部队在贺龙中学征
兵，就去报了名。征兵的同志问：“你为什么当兵？”

她说：“大哥和二哥都是八路军，都为革命事业牺牲
了，我也当过八路军，还被捕过，可我都挺过来了。”
征兵的同志听完很受感动，就把她收下了。
大哥和二哥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

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大哥是在解放太原时
牺牲的，年仅32岁；二哥牺牲时，只有28岁，还没有
结婚。如今，汾阳县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大哥和二
哥的名字。她第二次入伍后，考上了西北军政大

学的西北艺术学院，因为她有参加剧社
的经历。1949年下半年，全国虽然解放
了，可国民党留下很多潜伏特务和土
匪，部队组织了南下文工团，她积极报
名，被组织批准。部队大多是步行军，
也坐过火车。大概走了两天，走到四川
成都，她到了军管会的文工团二队，成
了一名女文工团员。她随部队到了重
庆，有些人服从命令去了阿坝剿匪。文
工团演出的节目是《刘胡兰》《白毛女》，
她演刘胡兰的母亲、黄世仁的母亲，在
重庆演刘胡兰母亲上坟的戏，她唱得入

戏了，哭得下不了台。
1949年12月，她正式入党，刚满18周岁。她入

党算是早的，因为有前段的历史，有家庭的背景，再
加上她的表现。1950年，她老伴儿所在部队的战斗
文工团到成都招生，要求是党员，只要一位女同志，
她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她和老伴儿就在一个部
队工作了。
1951年年底，她就赴朝了。那时上甘岭战役还

没结束，他们的任务就是下坑道，代表军首长慰问志
愿者战士，文工团战友两三个人分在一个坑道，就在
坑道里为战士演出节目。刘胡兰的妹妹和她是一个
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她给受伤的战士献过血，当时
的战役是攻打老土山，队长带着她和几个战友刚出
坑道，敌人的飞机就扔下炸弹了，她的胳膊被炸伤，
左耳被震聋，永远治不好了。她为被炸弹皮崩伤了
的战友包扎、喂水，战士一个挨着一个，等候命令，一
呆就是两三天，也不脱衣服。刚去朝鲜时经常闹肚
子，也没有办法处理，没有裤衩，就是一条军裤，方便
时就找一只小桶。那时候的艰苦，可不是现在人们
能想象得到的。比如伙食，坚守在坑道里，就是吃压
缩饼干，后来能吃到馒头和米饭。炊事员每天天不
亮，就要到外面接坑道里的水来做饭。
老人于1953年回国，1956年部队大批转业时，

被组织分配到天津工作。结婚时，她已经29岁，是
正排级，老伴儿是副连级。刚到天津，就搞农村合
作化，1957年，她被下放到南郊南马集，那儿有戏
校的、梆子剧团的，人家周六就回市里的家了，她
不回家，仗着身体健康，和村女书记一起工作。“我
啥农活儿都会干，干得死心塌地。老伴儿当时因
关节炎离开部队，到陕西话剧院任院长，为了和我
团聚，放弃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老人说，“我这辈
子没有什么遗憾，我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老伴儿，和
我一辈子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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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鸭绿江的英雄老人
刘晓鸥

摇响春天的铃铛
张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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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的柳笛（外三首）

金同悌

春季暖融融地落脚

就想起童年的柳笛

在窗外河滩上

稚气地唱着唱着

每天唱够了

把笛儿放进河里

看它慢慢漂远

明天再做新的

回家时，母亲告诉我

她听见笛音

一天比一天好听

就问

我放漂那么些笛儿

到哪里去了呢

母亲说会漂得很远

成为河里潺潺的歌谣

——伴你一生

斑 鸠

雪后天气冷冽

斑鸠孤立枝头

身边没有一片叶子

暖风已在路上

它凝望天空抖动羽翼

寻问飘来飘去的云

直到

又一只斑鸠飞来

慢慢走

在野外灌木林草地上

慢慢走

慢慢走

把心情交给脚步

有什么话

自己和自己说

和灌木林长在一起

和芳草地长在一起

回家的路不近不远

——慢慢走

——慢慢走

惊蛰过后

惊蛰过后——

就等雷声走遍乡野

就等冷寂的河湾里有船

就等邻里们笑：下雨了

就等雨水里莺飞草长

南去的雁阵还没归来

云絮里裹着未尽的料峭

亲人们在短信里说阳气，该回

升了呢

雷声在一天晚间骤起

雨阵滔滔地喊话

风脚在窗前过来过去

父亲的烟袋浓烟很呛

雨停了，云散尽了

屋里安分一些

等雨的那种心情

做成天晴时放飞的纸鸢

杏花村在远方

杏花酒在远方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走夜路了，乡村日益与
城市趋同，道路宽畅，灯光明亮。在农村很多
地方，即使偶尔走一回夜路，也很难说是披星
戴月，踽踽独行。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像
这种情况都无一例外，景观照明让夜晚恍若白
昼，有时比白天还要迷人。
四十多年前的少年记忆中，像是黑白默片一

般，甚至缺乏明亮的底色。五彩缤纷的生活属于
城里人，乡里娃基本上与之无涉。那时，父母常年
在外地教书，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为了陪伴爷
爷奶奶，于是把我留在农村老家作“资
深留守儿童”。这段时光有点长，十几
年的时间长不长？在这段农村生活
中，印象中好像很少有明亮的灯光，只
有或明或暗的天光。天光映照之下，
当地的人们大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夜色深沉时，天光也十分黯淡，地
上被无边的黑暗笼罩。只有在简陋的
公社小街上，才有几盏昏黄的吊灯，这
已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夜景，一般农
家点的都是火苗如豆的煤油灯。
其实，从当年老家的情况来说，

很多人家到了晚上全家通常只舍得
点上一盏煤油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
黑着灯说活，或者是在明灭闪烁的灯
火中做事。家里有上学的学生，也是
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光线严重不足，
灯火摇曳不定，借光就需要凑得很
近，免不了会火燎眉毛或眼睫毛，经常是一呼一
吸引来了油烟，熏得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在明亮的灯光下，一家人凑在一起说说

话，这在当年我们的想象中，是多么奢侈的一
件事啊，现在的人们对此完全无法想象。至于
路上、野外，到了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哪里有什
么路灯，大家也知道那是城里才有的光景。日
常生活中，经常是隔不了多久，就要人工推石
磨熬到后半夜，又累又困。要是打碾米谷的
话，还有个先来后到，就要天不亮起大早，抢占
村头那盘唯一的石碾，十分辛苦。到了深秋
季节，乡下的天色好像要黑得更早一些，暮色
苍茫之中，趁着拖拉机翻耕庄稼地，很多家庭
全员出动捡拾庄稼根茎当柴火烧。
在很多个傍晚，我都会在乡村道路两边的

树下草上，来来回回扫拾树叶地衣，乡下人们
在外面一天的劳作大都以此作结。所有这一
切，都是在黑暗或半黑暗中进行，以至于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我始终抱有一个梦想，就是能
够在一盏明亮的有着灯罩的煤油灯下读书做
功课，这盏灯不是农村老家那种用废旧墨水瓶
制作的简易煤油灯，而是可以在点亮很久以后
它的灯罩也不至于因高温而炸裂。当这个理
想得以部分实现的时候，那已经是我考上高
中，随父母到县城生活以后的事情了，这样的
好日子总共没有超过4年时间。
那个时候，县城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规律无规律间歇性停电是常有之事，让人不
胜其烦。只是学习不能中断，尤其是高考复习
不能中断，停电时就得继续点亮那种带有灯罩
的煤油灯，但是灯亮得久了，温度一高，隔三岔
五灯罩就会爆裂。总之，那时在农村，大家都
习惯了摸着黑干农活，摸着黑做家务，更不要
说摸着黑赶路，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常态。
连家长骂孩子都要说“不是省油的灯”“瞎子点
灯白费油”，往往与现实生活的情境高度相关，
是真实写照，也是对光明的期盼。
所有这些，要是同现在的孩子讲起，他们

是全然不能理解的，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孩
子，当然也不会有类似的生命体验。一些人即
使有过近些年农村生活的经历，但还是很难同
以前的农村同日而语。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
北农村，高原的晚上那真是伸手不
见五指，天地一片漆黑，屋外是黑
的，家里也是暗的，在无边的夜色
里，有一颗少年的心灵在闪闪发
亮。满天星光时，地上就会有光亮，
这会引起少年无边的遐想。
我家住在远离村落而靠近沟边

的一个偏僻之地。无边无际的原

野，中间是一条细长的灰白乡间小路，两边是
黑压压的庄稼地。风吹过，如海边或者山林里
的阵阵涛声，感觉像是藏有伏兵百千，坏人十
几，野狼三五。不过，这还不是最为凶险之
地。小路尽头，是下沉的沟沟壑壑的开头，在
黄土地貌上叫做沟畎，那里时常有各种野物出
没，狼狐之类都不鲜见。白天时路上人少，走
过此处，大人都心里发毛，有意无意手上都要
带件家伙，更不要说到晚上了。所以，无论白
天夜晚，小孩子们经过此地，一般都是成群结

伴地走，起哄壮胆。
我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原因，

当年也有过几次独自走夜路的经
历。有时我是喊叫着，高声唱着歌，
脚下却是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飞
奔，但心里是虚的，两条腿是软的。
乡间土路一般都不够平坦，通常是
那种驴脊梁路，中间高两边低，有些
坑坑洼洼，走在上面高一脚、低一
脚，熟悉了倒也不会摔跤，但不熟悉
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在有些时候，
一旦心底生了怕，恐惧上了脑，脚底
稍有磕绊，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双腿
发软再也站不起来。到了那个时
候，不弄得魂飞魄散才怪呢。

几个小伙伴走夜路，都会抢着
走在前头，谁也不敢落在后面。要
是有谁一不留神被甩在最后，那是

连后脊梁都会发凉，“腿”不由己。所以，一帮
小伙伴晚上走路，都是越走越快，没有人催，反
而很自觉地跑得飞快。小孩和大人一起走夜
路，年龄小些的就紧紧抓着大人的手，大些的
孩子就赶紧往前跑，谁也不敢在后面走。不像
在白天走路，小孩子一边走路，一边玩耍打闹，
走走停停，磨磨蹭蹭，有时回家耽误时间耽误
事，受家长责骂或者处罚是常有的事。
记得有一回独自走夜路，竟然被逼出了气

壮山河的感觉。那次是到公社戏园子看露天
电影，离家比较远，这可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
生活。结果一高兴，只顾独乐乐，忘了众乐乐，
电影散场时，不知道怎么就落了单，同其他人
失去了联系。比不得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联
系，处处皆是方便。像发生晚场电影落单那种
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郑重对待，虽然条件
有限，但还是要提早做些准备。
我先是在街上供销社的商店里，用压岁钱

买了几个大炮仗，好像是花了1毛钱，买了4个
大炮仗。那时候钱可真值钱，1毛钱对于小孩
不是小钱，添上2分钱就可以买两本作业簿。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花这笔钱实属万
不得已。在商店明晃晃的电灯下，我狠了狠心
在柜台上拆了两个大炮仗，把里面的火药倒出
来，小心翼翼地装填进自制的玩具火药枪里。
根据少年有限而可靠的经验，这个剂量不算
小，是平时剂量的4倍，但仍在安全可控范围
内。要不是那天晚上情况太复杂、太特殊，这
个用量我可舍不得，放到平时还能多打几枪
呢。然后，我把火药枪的撞针撸起，枪口向前
小心翼翼地端着，紧赶慢赶踏上回家的路。
暗夜里，迷离天光下的乡间土路上，一个少

年穿越原野时凌厉地喊叫，他拔脚快速飞奔的
单薄身影，曾经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定格。那个
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到底经历过什么，也
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少年走过的一程
夜路，以及经历的一段心路。这个场景发生在
上世纪70年代，距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
现代都市明亮如昼的灯火中回忆往事，无论从
所处的时代场景而言，还是从现时自己的心境
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回到从前了——而在说出
这些的时候，似乎也已迥异其趣了。

只那么轻轻一摇晃，声音清亮

仿佛吹响了春天的集结号

瞬间传遍千万里祖国山河

江南田畴，塞上阡陌

这些精灵由睡梦中醒来

个个舒腰展臂，从远近处

从高低处、深浅处

溪水匆忙，日夜奔走相商

虫鸟亮起歌喉，唱响春之赞歌

十万朵桃花涂抹了春天的面容

金黄的地毯由南向北一路铺展

日子如此清爽、鲜亮

我们踮起脚朝向远方

目光抚摸着春天的翅膀

在轰轰烈烈的农事中

把又一年的希望，往高里

拔了又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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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顺利，新教室也要假期里
才盖得起来，今天不上课可以，除
非剩下的半学期不上课也可以。
而这显然是不可以的，这里是学
校不是茶馆，是讲规矩讲纪律的
地方，不是想聚就聚想散就散
的。但陆建芬还是给了尔布克哈、给
了孩子们一个乐意接受的答案：要不
先不上课，我们开个故事会吧。

北宋时，洛阳有个人叫程颐，学问不
是一般大。杨时听说后找上门，想要拜
他为师。当他和朋友来到程颐家，天在
下雪，程颐在屋中睡觉。朋友给了两个
建议，叫醒老师，或者改天再来。叫醒老
师不礼貌，改天再来，他又等不及了。杨
时做出选择，等，安安静静站院子里等。
这一等杨时就成了“白眉大侠”，因为程
颐醒来，院中已积了一尺的白雪……

雪花都飘到洛阳去了，还是所有寒
意都凝结成霜，洒落在了杨时宽阔的眉
梢？一场雪覆盖了另一场雪，一个场景
虚化了另一个场景。在老师绘声绘色
的讲述中，学生们忘记了自己，寒冷忘
记了寒冷。讲完“程门立雪”陆建芬又
讲起“凿壁偷光”，讲起“映月读书”……

每个故事都以一个问题作为结
尾。听了“程门立雪”，你有什么体会？
她点名让阿木尔补作答。

阿木尔补站起身，把衣角往下拉了
拉：洛阳的雪比二坪下得大。

教室里笑成一片。陆建芬让笑得
最夸张的尔布克哈说出他的答案。尔

布克哈说：想学习就要不怕吃苦。讲完
“凿壁偷光”，第一个被点名的还是尔布克
哈。问：要是匡衡凿穿了你家的墙你会怎
样？答：我家竹笆房到处漏光，用不着凿。

光打“精神牙祭”也不行，天最冷的时
候，老师在屋外空地上生一堆火，等火堆
让手指不再僵硬，让身子挣脱了冰冷的束
缚，才又进入教室，进入又一段教学时
光。老师在用心讲，学生在认真听，雪在
努力下。雪落在黑板上，不一会儿就化
了，字就花了，老师就说，娃娃们抓紧记
啊，跟雪比一比，看它快还是你们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砖墙一天天长高。
然而，不怪别人，实在是因为海拔太高工
资太低，实在是因为外面的人长着和二坪
人不一样的胃，临近封顶，徐世林带上山
来的人7个人只剩下3个。天上少一颗星
星可能没人在乎，但工地上每少一个工
匠，大家比自己缺了一个牙齿还要心疼。
帮工的村民心气不似先前足了，今天这个
迟到明天那个早退，工地上变得冷清起
来。再这样下去会搞出来一个半拉子工
程，陆建芬把从牙缝里腾出的腊肉全部搬
上饭桌，李桂林则闷下一杯酒，向徐世林
拍了胸口：你在山上一天，我打一天下手，
绝不拉稀摆带（方言，不应付之意）。

72 寓教于故事中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
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
杭州作汴州。”这是南宋诗人林升
的名诗《题临安邸》。南宋小朝廷
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
而发愤图强，不思收复中原失地，
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政治上
腐败无能，达官显贵纵情声色，寻欢作
乐。《题临安邸》一诗倾吐了郁结在广大
人民心头的义愤，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
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但这首诗同时
也透露出当时临安一带的繁华景象。
南宋的版图虽然较北宋大大缩小，但其
所占东南一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北方人民由于不愿受女真贵族的压
迫奴役而纷纷南迁，不但带来了中原的
先进文化，而且也增加了劳动力，南方社
会经济因此得以高度发展。
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

增大，金属货币短缺，出现了严重的“钱
荒”。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了这样
一段故事：“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
皇。忽一日，秦会之（即宰相秦桧）呼一
镊工（理发师）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
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
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
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秦桧
不惜大钱小花，故意利用理发
师之口传播现行货币即将停用
的虚假消息，让人们都赶快把
存款拿出来花掉，暂时解决了
市面上的“钱荒”。

南宋时期大量发行纸币、铁钱，还铸造
过代用货币“钱牌”。在货币减重贬值的大
趋势下，铜钱也大规模扩额，铸行了折二、
折三、折五、折十、当二十乃至当百等大
钱，以折二居多，与北宋时期以小平铜钱
为主的情况大为不同。这也是现今古钱
市场上南宋小平铜钱的价格明显高于南
宋折二铜钱的历史根源。近些年，南宋钱
在杭州一带的价格相对高一些。杭州曾经
是南宋的都城，杭州人可能多少有些南宋
文化情结，所以比较喜欢搜集南宋钱，价
格也容易炒得高一些。江南的钱币收藏
者到北方出差旅游，常到北京的潘家园、
报国寺、马甸，天津的沈阳道、古文化街、
鼓楼等处，专门搜购南宋钱币。
南宋学者洪遵所撰《泉志》，是现存世

界上最早的钱币学专著。该书著录钱币
348品，在古代货币断代等方面均有独到的
见解，对中国钱币学研究影响甚大。日本、
朝鲜、安南等钱币，也是该书最先载录的。

难能可贵的是，洪遵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于绍兴十九年（1149）撰
成《泉志》后，对铸钱事业更加关
心，建言献策，“因面对，论铸钱利
害，帝嘉纳之”，为扭转“钱荒”加
剧的局面作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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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正是白色恐怖猖獗时期，
敌人什么阴谋都用，不能掉以轻
心。唐明安又以怀疑的目光，看了
一眼和自己同坐在汽车后排的张象
鼎，而张象鼎冲他一笑，并点了点
头。张象鼎是我党的老秘密工作
者，唐明安的疑虑和担心，他心知肚明，
但碍于有司机在场，不便做什么解释，所
以只能是对唐明安点头一笑，这是给唐
明安一个让其放心的神态和动作，促使
他的心情安定下来。张象鼎的动作行
为，似乎是让唐明安稳定了心态，他一言
不发地坐在汽车里，将目光投向车窗外，
观赏起天津市区的景色。

汽车在市政府大院内停下来，张象
鼎让司机把唐明安的行李拿到自己的办
公室。司机走后，张象鼎把办公室的门
关好，走过来握住唐明安的手，热情而
激动地说：“唐明安同志，我叫张象鼎，
总算把你安全地接到了，组织上交给我
的任务是，既要把你安全接到，还得把
你平安送走，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一半
儿，下一半儿任务的完成，还得需要你
的配合。”唐明安也很激动地说：“需要
怎样配合，我完全听你的，只是有些疑
问，我想提出来问清楚。”张象鼎马上反
应过来说：“你是想问在组织安排接你
的程序中，没有交代过要到天津市政
府，怎么现在把你拉到了这里呢？事情
是这样的，我接到上级指示，今天中午
到码头接你，并负责将你安全地送出
去。当我正要出发时，市长来电话找

我，给我看了蒋介石发过来的关于你的两
封电报。”唐明安听蒋介石拍来的电报关
乎自己，立刻问道：“蒋介石发来关于我的
两封电报，什么内容？”

张象鼎一看唐明安的神色，知道他对
自己进入市政府的处境心中无底，便说：
“明安同志，请不必担心。蒋介石的电报，
对你的身份掩护和我接你的行为，都是十
分有利的，一会儿你一看便知。只是按照
电报的要求，和我党安排你去的地点有悖，
这一点，一会儿和市长见面谈论起来时，你
要想好怎样应对。”接着，张象鼎将两封电
报的内容，告诉了唐明安。

张象鼎和唐明安两个人正说着，市长
派人来叫他们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一进
屋，市长就主动迎上来和唐明安握手，唐明
安也热情地伸出手握住了对方。市长说：
“唐先生年轻有为，蒋主席果然有眼力。”市
长握着唐明安的手，把他上下打量了一
番。唐明安假装没听明白市长的话，口中
说：“晚生不认识蒋主席，倒是从内心十分感
谢市长对晚生的关怀，竟然派张科长亲自到
码头接我，我向您，也向张科长致谢了。”说
完，向市长和张象鼎各敬了一个军礼。那神
态动作显得精明利落，把一个军校毕业青
年的精气神儿，彰显得十分到位。


